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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犯罪小说“次恶”形象研究 

——以《太阳黑子》和《罪与罚》为例 

王诗雨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长久以来，不论是读者接受还是学者研究，人们作为文本接受者关注的焦点总是小说中的主角，而往往忽

略了次要人物的形象与特质。在犯罪小说中这种现象尤为显著，主人公紧张的作案过程及心理活动，一举一动都

牵动着接受者的心绪，以至于几乎完全遮盖了“次恶”形象的气质与光芒。作为中俄犯罪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

《太阳黑子》和《罪与罚》在成功塑造了犯罪主人公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将“次恶”形象的独特气质与生存状态

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作为城市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会、城市清醒的认知，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阴暗面，回

望自己犯下的过往罪恶时所表现出的挣扎与彷徨、忏悔与赎罪，同样意义非凡，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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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6 年创作出
版的小说《罪与罚》，作为犯罪小说的经典之作，
时隔多年至今依然魅力不减。中国作家须一瓜的同
题材小说《太阳黑子》，近日也因改编电影《烈日
灼心》的上映而重回大众的视野。无论是俄国犯罪
小说《罪与罚》，还是中国式“罪与罚”的小说《太
阳黑子》，读者作为文本的接受者常常被故事主人
公的行动和思维所吸引，而忽略了作者对其他人设
的形象塑造。国内外关于小说《罪与罚》中人物形
象的学术研究，也基本都集中在对主人公拉斯柯尼
科夫和索菲娅、杜尼娅等主要人物身上，次要人物
斯维里加洛夫几乎无人问津，稍有提及也是笼统片
面地一笔带过。小说《太阳黑子》中的“次恶”人
物卓生发，在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中也变得单一
乏味，失去了他原有的独特魅力。所谓“次恶”是
相对犯罪小说中案件主犯而言，他们的形象往往被
小说主人公的传奇色彩和耀眼光芒所遮盖，但作为
故事的参与者和旁观者，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有
别于案件主犯的独特气质和生存状态，以及对事件
冷静的认知和分析，也同样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一、中俄犯罪小说中“次恶”形
象的典型代表 

1.俄国小说《罪与罚》——斯维里加洛夫 

斯维里加洛夫这一人物设定，最初只是出现在
拉斯柯尼科夫母亲的来信里。从信件中我们得知，
由于他对家庭教师杜尼娅的公然求婚，导致杜尼娅
失去工作、名声受辱，一度陷入困窘之境。斯维里
加洛夫第一次正面出场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结尾部
分，他在拉斯柯尼科夫昏睡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拉斯
柯尼科夫的房间。这是一位与拉斯柯尼科夫十分相
近的人物，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让斯维里加洛夫对拉
斯柯尼科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迫切想要和他成为
朋友，了解有关他本人的各种信息。斯维里加洛夫
在遇到玛尔法·彼特罗夫娜之前，在彼得堡有过一
段洒脱放荡的生活，对彼得堡这座城市有着清醒而
深刻的认知。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
与封建主义的激烈交锋，给底层社会的民众造成了
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1861 年实行的自上而下
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给农民带去实质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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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中真正分到农民手中的只是一小部分坏地，
那些肥沃的好地依然被农奴主所占有，像斯维里加
洛夫这样的农奴主丝毫没有受到农奴制改革的负
面影响，照样拥有大片的森林、草地和巨额财富。
彼得堡作为俄国的行政中心，对人的灵魂产生着阴
郁而强烈的奇特影响，而斯维里加洛夫本人其实正
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早年在彼得堡，斯维里加洛夫经常和诗人、资
本家等一伙人聚在一起喝酒、赌牌、寻欢作乐，后
来因为欠债险些入狱。玛尔法·彼特罗夫娜的及时
出现，将斯维里加洛夫从泥潭中拯救出来，并由此
开启了两个人长达七年的婚姻生活。如果不是玛尔
法·彼特罗夫娜意外去世，这段婚姻应该还会继续
维持下去。玛尔法·彼特罗夫娜非常爱斯维里加洛
夫，但是他们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虽然斯维
里加洛夫在这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从未离开过彼特
罗夫娜，但他并不爱她，他对她只有感激之情。没
有爱情的婚姻是磨人的，与彼特罗夫娜结婚之后，
斯维里加洛夫开始日渐消沉，无法燃起对生活的欲
望。直到拉斯柯尼科夫的姐姐杜尼娅出现，斯维里
加洛夫寂寥枯朽的人生才重又有了色彩和光芒。斯
维里加洛夫在爱情女神面前陷入迷狂，疯狂的求爱
与表白非但没有赢得杜尼娅的心，反而加速了他爱
情悲剧的发生，并间接地导致后来一系列事情的接
踵而至，一发不可收拾。妻子玛尔法·彼特罗夫娜
的突然离世，让斯维里加洛夫无法再心安理得地追
求爱情或者寻欢作乐，原本枯燥乏味的婚姻生活因
为妻子的死而愈加空洞无望，斯维里加洛夫最终选
择了自杀。 

2.中国式“罪与罚”《太阳黑子》——卓生发 

认真看过小说《太阳黑子》的读者，如果稍加
对比就会发现，卓生发这一人物设定跟小说《罪与
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有很多相似之处。卓生发在
小说《太阳黑子》中是一个贯穿首尾的重要人物。
作为房东，卓生发一直以旁观者的身份窥视着杨自
道、陈比觉和辛小丰的一举一动，并通过窃听逐渐
掌握了三人的犯罪证据，真相一点点被披露出来，
为警方破获十多年前的宿安水库强奸灭门大案提
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证据。卓生发原本是造船厂的一
名职工，一家老小过着普通大众的平静生活，但是
一次意外的火灾无情地带走了他的岳父岳母和妻
儿。据当时邻居所言，卓生发发现家里发生火灾的

时候，火势还不是太大。如果卓生发在火灾现场能
够勇敢一点的话，或许他就不会失去亲人和家庭。
他在危险面前贪生怕死的懦弱表现，不仅致使一家
人全部葬身火海，而且也让女方的亲友甚为愤怒，
怀疑他是故意见死不救以获得高额保险赔偿金。一
时间，关于卓生发的流言蜚语在他工作的造船厂肆
意传播，闹得沸沸扬扬。卓生发无奈只得带着高额
赔偿金辞职走人，独自一人躲避在山林之中。 

卓生发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中的内容主要围
绕租客和他个人展开。通过卓生发的日记得知，他
的婚姻、家庭生活同斯维里加洛夫一样也不是十分
和谐。卓生发曾经在日记中记录过他儿子用嘲笑教
训的口气与他说话的事情，由于妻子和岳母在生活
中习惯性地对他挑剔和埋怨，年幼的儿子尚不懂
事，不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以为只要附和妈妈和
外婆就会得到更多的宠爱，所以在妈妈和外婆在场
的时候他也对父亲卓生发加以嘲笑。从这一则日记
里可以知晓，卓生发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高，经常
受到岳父岳母以及妻子的数落，他一贯懦弱怕事的
性格又让他敢怒不敢言，因此活得十分压抑。“与
优势群体相比，尽管名誉受损的弱势群体成员会遇
到各种不利条件，但他们的自尊水平并不比优势群
体成员低。”[1]108 妻子和岳母的态度已经让他十分
伤心难过，儿子的行为更加剧了对他自尊心的重
创。而陈比觉和他吵架时轻蔑的眼神，以及骂他的
那句“贪生怕死的窝囊废”，更是让卓生发痛苦万
分，“很少有人只是一味地追求高雅情趣，也很少
有人只是耽溺于奢华享乐，但我们每个人都渴求一
种生存的尊严。”[2]5 这是卓生发此生都不敢触及的
痛，当自己刻意隐藏的往事被他人毫不留情地揭露
出来时，本就敏感多疑的卓生发顿时感到莫大的惊
恐和羞辱。 

卓生发在日记中讲述了他由原来的喜好吃荤
到后来的一心向素的巨大转变，失去至亲的精神创
伤以及无力挽救的愧疚之情导致卓生发自此性情
更加动荡——沉默寡言、疑神疑鬼、胆小怕事、敏
感懦弱，外部世界的风吹草动，都能引发他无限的
联想。隐居山林孤身一人的卓生发开始重新审视这
个社会，重新认识身边的人和事，思考之前从未涉
及过的人性话题。他和斯维里加洛夫一样，亲眼目
睹悲剧的发生，对所居住的城市有着清醒的认识。
商家为了牟利出售过期食品、地沟油、化学浸泡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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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儿子为躲避乡下父母偷偷搬家致使老人寻亲无
果绝望跳海自杀，轿车撞到行人非但不下车相救反
而二次碾压……各种丑陋事件层出不穷，人们在利
益面前渐渐失去良知，变得麻木冷漠、毫无底线可
言。卓生发对于这一切丑恶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但
是却束手无策。他既不敢与诸多恶势力作斗争，也
不敢像斯维里加洛夫那样决绝地与整个世界彻底
决裂，所以就算是愧疚不安夜不梦寐，卓生发最终
还是选择苟活于世。 

二、病态心理下的梦境与“鬼魂”
现象 

1.梦境 

“一般来说，潜意识领域中的任何时间都以梦

的形态向我们展现，在梦中，它并不作为理性的思

想出现，而是作为象征性的意象浮现出来。”[3]5 小

说《罪与罚》中，斯维里加洛夫在自杀之前的那天

晚上住在一个昏暗破旧的旅店，恍惚之中仿佛置身

晴朗温暖的英国花海，在一个华美的乡村别墅参加

圣灵降临节。西方圣灵降临节的意义在于世人通过

耶稣基督的降临，得以脱离罪孽深重的世界，进入

充满上帝圣爱的幸福国度。芬芳的花卉和鲜艳的绿

植象征着创造生命的圣灵的降临，万事万物得以更

新。这个梦境表明斯维里加洛夫认为尘世中的自己

作恶多端、罪孽深重，希望通过自我毁灭使灵魂得

以重生。梦境中随后出现的棺材以及不堪凌辱投河

自尽的少女，象征着残留在斯维里加洛夫心中的罪

恶，少女绝望的呼叫、怒号的风雨声以及他对少女

的同情表达了他对现实黑暗的不满与宣泄。这里受

凌辱的少女应该是现实中索菲娅的影射，他对善良

的索菲娅年纪轻轻就为了家庭出卖自己的肉身而

感到惋惜，他认为索菲娅不得已而从事的工作是对

她自身的一种凌辱，他迫切希望索菲娅能够与过去

决裂，开始全新的生活。然而现实中他无法决定索

菲娅的生死，所以只能通过金钱资助帮她脱离苦

海。但是在梦里，他却是梦中世界的主宰者，于是

他选择在圣灵降临节这一天见证少女的死亡，希望

她能够在圣灵降临的恩赐中得以重生。而此时，梦

境中的环境忽然从晴朗温暖的白天变成了潮湿阴

冷风雨交加的夜晚，这表明他在现实世界中面对丑

恶无能为力的现实影射到了梦中，他忽然意识到自

己想做的一切都是枉然，他根本无力改变。 

于是梦里的斯维里加洛夫决定立刻离开旅馆，

离开这个肮脏绝望的世界，可是却又在临行前被走

廊里的一个小女孩耽搁了行程。而梦里牵绊斯维里

加洛夫的这个五岁小女孩，应该就是现实世界中杜

尼娅的化身。“我怎么还割不断瓜葛呢！”[4]502 这一

句话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即将结束自

己的生命，但是却仍然割舍不下他对这个世界，尤

其是他爱的人的留恋。“梦服务于补偿的目的，这

种设想意味着，梦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它把潜

意识的反应或自发性冲动传递给意识。”[3]47 梦里斯

维里加洛夫对颤抖无助的小女孩儿百般怜爱，在现

实中杜尼娅更是令他疼爱有加。他渴望得到杜尼娅

的爱，也渴望杜尼娅能够接受他对她的爱，可现实

中杜尼娅并不领情，于是这种爱在他自杀之前在梦

里得到了充分地体现。梦境最后，小女孩儿对他成

人般挑逗的笑，显示出斯维里加洛夫渴望得到杜尼

娅爱的回应，但又害怕真正得到之后他心中对于杜

尼娅美好幻景会破碎的矛盾心理。《太阳黑子》中

的卓生发也常常做梦，而且是噩梦连连，梦里他总

能听到死去亲人的埋怨与哭喊。每次从梦中醒来，

他都是大汗淋漓。为此，他害怕夜幕降临，害怕深

夜的寂静无声，在许多个无眠的夜晚低声哭泣。“生

命的痛苦经验一定使此种原始的思想活动变成一

种续发而且更合时宜的行动”[5]298，卓生发无法改

变既定的事实，又不能原谅自己的懦弱无能，所以

他虽然厌恶这种惊恐不安的生活状态，但是又不愿

意真正改变，只有每天晚上用这种忏悔式的自我折

磨，才能使他的内心得到一丝真正意义上的安稳。 

2.“鬼魂” 

“对于神秘的探索是人类群体为了超越自我、

完善自我所形成的一种至善至美的本性，超自然现

象（比如说死亡）既使人类困惑、压抑，也使人类

恐惧，导致了个体、本体组成的群体长期的无穷的

求索，他们渴望了解死后的世界，从而在文学史上

留下一个个带有神秘和悲剧色彩的鬼魂形象。”[6]

在小说《罪与罚》中一共出现了两个鬼魂形象，一

个是斯维里加洛夫的妻子玛尔法·彼特罗夫娜，一

个是斯维里加洛夫的佣人菲利普。这两个人死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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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维里加洛夫的生活中相继出现过，玛尔法·彼

特罗夫娜甚至接连出现了三回，这对斯维里加洛夫

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困扰。“鬼魂——可以说是别

的世界的小块与碎片，是别的世界的始基。一个健

康的人，不用说，是无须看到鬼的，因为一个健康

的人是属于尘世间的人，为了全始全终，有条不紊，

他应该只活在人世间。但是一旦他生了病，一旦肉

体凡胎的正常状态给破坏了，接近另一个世界的可

能性也就立刻出现。他病得越厉害，他跟另一个世

界的接触就越密切，所以等一个人完全死去时，他

就径直进入另一个世界了。”[4]287 斯维里加洛夫说

的这段话，阐述了他所认为的两个世界，也表明了

他已经很不健康的身体状况。其实这种身体上的不

健康，归根到底是心理上的病态。 

婚姻生活的不幸福，长期以来让斯维里加洛夫

的精神极度压抑。妻子玛尔法·彼特罗夫娜对他的

爱和援助，又让他无法挣脱情感和道德上的枷锁。

在对妻子的感情里，斯维里加洛夫更多的只是感

恩，他无法对妻子炙热的爱做出对等的回应。所以

面对妻子的突然死亡，斯维里加洛夫的内心世界是

极其纷繁复杂的。一方面，他终于可以从长达七年

的无爱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终究是因

为自己而间接致使妻子突然离世，而妻子多年以来

对他的爱和付出也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自由

和欢乐。斯维里加洛夫在短短的时间里，接连三次

与已故的妻子见面，就足以说明了玛尔法·彼特罗

夫娜的突然离世对斯维里加洛夫精神上造成的强

烈冲击。他曾在婚姻生活中对妻子的种种不忠与厌

烦，成为此刻他愧疚与不安的根源。而多年前仆人

菲利普的死，也让斯维里加洛夫灵魂不安。据杜尼

娅的未婚夫卢仁先生说，斯维里加洛夫在菲利普生

前对他并不是很好，还曾经毒打过他，对他进行过

无止境的迫害和处罚。虽然卢仁的话不乏夸大成

分，但是斯维里加洛夫苛待菲利普的事情应该基本

属实。不然，斯维里加洛夫也不会无缘无故就能看

到菲利普的鬼魂。不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虽

然斯维里加洛夫作恶多端，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

人，他灵魂的不安显示了他内心的悔过之意。由此

也可以看出，斯维里加洛夫其实在本质上并不完全

如他呈现给外界的形象那样荒淫无度、残忍凶狠，

他错就错在企图借惩罚他人来平衡自己内心因外

部环境和切身遭遇而缺失的情感与幸福。 

小说《太阳黑子》则以日记的形式对卓生发的

内心世界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剖析。“我再次被梦中

的茫茫烟火呛醒，……楼下白色的夹竹桃花上，挂

满了复仇的鬼脸。”[7]233“鬼”这个字眼，多次出现

在卓生发的日记之中。火灾发生之后，卓生发离群

索居，路逢造船厂的老同事也假装陌路擦身而过。

可是隐蔽的居所并没有使他的灵魂得以安宁，夜深

人静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安然入睡，夜里的任何声响

都会让卓生发的精神极度紧张。山林夜晚的寂静与

空旷，使得卓生发草木皆兵。卓生发经常习惯性失

眠，好不容易睡着，梦里也是嘈杂的火灾现场。孩

子在火海中的哭喊声如影随形，常常使他大汗淋漓

痛哭流涕地从梦中惊醒。“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

学说是佛教的根本。……佛教自东传以后，其深得

人心的教义被广大民众接受转化为阶级统治思想，

以佛教生死、地狱、轮回为基础的鬼神体系逐渐建

立和发展起来，成为影响和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

重要力量。”[8]卓生发认为，自己当时没有舍生忘死

地营救亲人，所以他们死后一定会回来找他复仇，

这是他贪生怕死应得的报应。那场火灾让他失去至

亲的同时，也就此成了卓生发无法战胜的心魔。 

三、“次恶”形象的灵魂救赎之路 

面对无法改变的黑暗现实，回望过往犯下的罪

恶，斯维里加洛夫最终选择通过自杀来完成自我的

救赎，而卓生发则痛苦隐忍地苟活于世，企图通过

外界的恶来证明自我的善。斯维里加洛夫的自杀行

为应该是他在内心思索已久的问题。首先，他在来

彼得堡之前已经做好了必要安排，孩子也都交由亲

戚照顾。他在和拉斯柯尼科夫交谈中提及的某种旅

行，即是指他即将自杀这件事。在斯维里加洛夫自

杀之前，他希望能够用他的财富帮助到需要帮助的

人。而他最想帮的人就是拉斯柯尼科夫的姐姐杜尼

娅，他了解杜尼娅的未婚夫彼特·彼特罗维奇的为

人，所以希望在他自杀之前对杜尼娅进行资金援

助，并协助她摆脱卢仁先生。斯维里加洛夫对杜尼

娅仍然十分倾心，但是为了打消拉斯柯尼科夫怀疑

的念头，他在提出帮助杜尼娅的时候掩饰了自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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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爱慕之情，并主动告诉他自己已订婚的消息。

而他临死前的订婚应该也是为援助女孩儿的贫困

的家境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而已，因为此时的他已有

了要自杀的打算，而杜尼娅对他再次求爱的残忍拒

绝，更是坚定了斯维里加洛夫自杀的决心。 

“有自杀倾向的人通常会由于不被爱、不被欣

赏以及不能达到自己通常想象的理想高度而导致

病态的羞愧感。……负面生活事件粉碎了他们想获

得力量和安全感的梦想。羞愧感已经渗透到了他们

的人格中，当他们处于丧失或冒犯的状况下，感到

‘弱点’暴露无遗时，羞愧感接踵而至。”[9]150 斯

维里加洛夫在选择自杀之前，还是经过了一番努力

的，虽然他竭尽全力压制和否认自己对杜尼娅的

爱，但是在单独面对杜尼娅的时候，斯维里加洛夫

还是在爱的驱使下陷入了迷狂，令他绝望的是，杜

尼娅非但没有接受他的求爱，甚至又一次万分恐惧

地从他身边逃离。斯维里加洛夫试图说服自己苟活

于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断了，他在内心绘制的关于

他和杜尼娅的幸福蓝图轰然倒塌，彻底没了继续活

下去的动力和希望。因此，他散尽家财帮助他人。

虽然斯维里加洛夫的主要目的是为杜尼娅提供援

助，但在此过程中，他实际上做了三件好事。第一

件事就是为困境中的杜尼娅带去了妻子玛尔法·彼

特罗夫娜赠送给她的四千卢布遗产的好消息，随后

第二件事即在被拉斯柯尼科夫和杜尼娅拒绝接受

他一万卢布的资金援助之后，斯维里加洛夫把这一

万卢布用在了索菲娅一家身上。他首先出钱帮助安

葬索菲娅的继母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随后又安

顿她三个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进孤儿院，并赠送每

个孩子一千五百卢布作为他们成年之前的生活费

用，而后更是出钱出力帮助索菲娅脱离火坑，给她

拉斯柯尼科夫的资金支持。最后，斯维里加洛夫把

她剩余的一万五千卢布的财产悉数赠送给了他小

未婚妻一家。做完这人生中最后的三件事，斯维里

加洛夫再无牵挂，从容地走向了死亡。 

相对于斯维里加洛夫雷厉风行式的行事风格，

卓生发在灵魂救赎方面显得怯懦且拖沓，甚至颇有

阿 Q 精神胜利般的自我安慰。悲剧发生之后，卓生

发一心向素，试图通过吃素来证明自己内心的清

净。他不屑与红尘中的凡夫俗子为伍，对社会中的

丑恶现象极为愤慨，但是由于自身的胆小怕事，他

只敢与乱贴小广告这样的弱小势力作斗争，斗争的

方式也仅仅局限于他的工作范围与职责。至于社会

中的其他丑恶现象，他依旧是敢怒不敢言。但是在

卓生发看来，仿佛只要拥有这种愤怒，就比那些作

恶多端的人圣洁百倍，他也常常因为自己的这般愤

怒而自认为比他人清净。当然，虽然在生活中他表

现得自私小气、小肚鸡肠，但是他也力所能及地做

了不少好事。帮忙照顾小尾巴，冒着违反“城市不

准养鸡”规则的危险替街头陌生老妇人收养小鸡，

在得知杨自道他们的犯罪真相之后好心提醒伊谷

夏等。这是一个心细如发的男人，从他细腻敏感的

心思以及对租客言行的细微观察就可以一探究竟。

他私自安装窃听器，监听租客的动静，就这一点来

说，卓生发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且也侵犯到了他

人的隐私权，但是他的这一行为却在无意中帮助警

方破获了十四年前的宿安水库强奸灭门大案。卓生

发通过对楼下租客的监听以及暗地观察，从细碎的

日常谈话中一点一点记录推理，最后竟先于警方知

晓了强奸灭门大案的真相。这件因卓生发好奇心驱

使并通过非正常手段而无意中揭露的滔天大案，算

得上是他与恶势力作斗争无心插柳的最大成果。 

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就算是犯罪小说中的人物，哪怕是犯下滔天大罪的

主人公，他们身上依然有善的呈现。人性很复杂，

也很脆弱。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抉择，稍有不慎就

是天翻地覆的两个极端。一件事的发生，必然有引

起它发生的缘由，或社会原因、或家庭因素、或个

人遭遇、或外因刺激。为非作歹的人，如果他天性

本恶，自然就不会对犯下的罪恶懊悔。可是如果作

恶的这个人他本质并不坏，只是选错了宣泄的方

式，抑或纯粹只是自身性格懦弱所致，那他在作恶

的同时也必定为自己种下了来日悔恨的根。通过对

中俄犯罪小说代表作中的“次恶”人物典型形象地

分析和对比研究，在对作品更进一步了解的同时，

也深刻地体悟到生命深处人性的矛盾与彷徨、忏悔

与救赎。个体生命在生死维度上追寻自我生命价值

的同时，也赋予人生无限的生命意义，无论主次都

值得我们肯定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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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Image of “Lesser Evil”  
in the Crime Fictions of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unspot and Crime and Punishment 

WANG Shi-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people, readers and scholars, always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novel, and often ignore the ima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ary characters, which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reading crime fictions, The protagonist’s intense manner when committing the crime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his 
mental activities affects the mood of recipients, thus putting in shade the temperament and luster of the “lesser 
evil” image. Both Sunspot and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representative crime fictions of China and Russia, 
shape the typical image of crime heroes successfully, but also depict “the lesser evil” images of the unique 
temperament and survival state incisively and vividly. As the urban participants and bystanders, they cognize the 
city and society clearly, face the brutal and ugly side of social reality, and, look back their past sins with struggle 
and hesitation, confession and atonement, hence a special significance with captivating power. 
Key words: crime fiction; lesser evil; dream; ghost; soul ato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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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 Value and Building Strategy of Materials Used in the New 
Ecotype Folk House of Huayao Dai Nationality in Xinping, Yunnan 

GUO Jing, CUI Long-yu, XU Zhao  

(College of Art,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u-zhang-fang (the eo-type folk house), of Huayao Dai 
Nationality in Xinping,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offers an analysis of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 Tu-zhang-fang 
resulting from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ime changes, and proposes to exploit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new 
type Tu-zhang-fang by mea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materials and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material attributes and building strategy to provide diversified theories for both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w Tu-zhang-fang. 
Key words: Tu-zhang-fang (the eco-type folk house); material construction; aesthe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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